
企
業
管
理
大
師
﹁Ste -

f an
Ster n

﹂
最
近
以
一
句
相

當
震
撼
的
說
話
來
形
容
現
時

的
經
濟
環
境
：
﹁人
類
的
未

來
被
推
遲
了
。
﹂
我
是
如
此

理
解
這
句
說
話
的
︱
︱
未
來

不
是
看
不
見
，
只
是
離
我
們

越
來
越
遠
，
可
望
而
不
可
及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莫
過
於
雖
然
今
年
是
﹁好

年
﹂
，
但
已
有
很
多
人
推
遲
了
他
們
的
結
婚
大
計

。
卻
原
來
，
與
結
婚
相
對
之
下
，
也
有
很
多
人
推

遲
了
他
們
的
離
婚
大
計
！

不
少
去
年
準
備
離
婚
的
人
，
一
直
都
想
在
二

○
○
八
年
股
市
最
高
位
時
完
成
離
婚
手
續
，
藉
此

瓜
分
對
方
最
多
的
財
產
。
不
過
一
場
金
融
海
嘯
，

已
令
到
很
多
人
不
能
再
繼
續
其
離
婚
手
續
。
最
常

見
的
情
況
是
樓
房
在
現
階
段
不
能
沽
出
。
由
於
資

產
未
能
套
現
，
所
以
就
不
能
把
財
產
變
成
現
金
來

分
配
了
。
另
一
個
叫
人
不
願
在
此
刻
離
婚
的
情
況

，
就
是
丈
夫
最
近
被
裁
，
沒
有
收
入
致
令
贍
養
費

的
數
目
大
減
。

於
是
，
不
少
去
年
想
離
婚
的
人
，
現
時
即
使

兩
夫
妻
分
房
而
睡
，
還
是
不
願
離
婚
。
中
國
人
有

云
：
﹁家
衰
口
不
停
﹂
、
﹁貧
賤
夫
妻
百
事
哀
﹂

；
美
國
人
今
天
倒
是
﹁家
衰
更
和
平
﹂
、
﹁貧
賤

夫
妻
慢
慢
傾
﹂
！

唯
一
例
外
、
即
離
婚
率
仍
大
幅
上
升
的
西
方

國
家
，
是
英
國
︱
︱
英
國
的
離
婚
律
師
最
近
生
意

逆
市
上
升
，
主
要
是
因
為
多
了
三
類
客
戶
：
第
一

類
，
名
之
為
﹁趁
低
出
貨
﹂
類
別
：
乘
對
方
資
產

總
值
低
，
就
跟
對
方
議
定
一
個
分
手
費
用
總
額
，

付
款
後
雙
方
均
不
能
反
口
再
談
判
，
好
讓
自
己
剩

餘
的
資
產
慢
慢
升
值
；
至
於
第
二
類
，
則
是
﹁止

蝕
離
場
﹂
類
別
：
既
然
不
知
對
方
的
資
產
會
再
跌

至
什
麼
水
位
，
就
乘
對
方
還
有
剩
餘
資
產
、
未
變

窮
光
蛋
前
，
跟
對
方
盡
快
離
婚
，
把
現
金
先
據
為

己
有
；
第
三
類
，
乃
是
﹁認
清
真
相
﹂
類
別
，
之

前
什
麼
也
是
假
象
，
工
作
沒
了
，
其
中
一
方
堅
決

﹁講
金
不
講
心
﹂
，
於
是
決
定
無
痛
分
手
，
快
點

完
結
，
雙
方
也
可
以
盡
快
重
新
開
始
！

俗語說： 「做了皇帝想升仙」。升仙，即是長生不老，永遠不死，為
達到目的，不少皇帝都任用方士，為其尋覓仙方，亦有禮聘術士進到宮廷
煉仙丹。有皇帝就因服了含鉛、砒等有害化學物質、重金屬的仙丹而
死亡。

儘管皇帝喜歡人家稱他 「萬歲」，但中國歷代皇帝沒有一個活到一百
歲的，連九十歲也沒有，有史以來，最長命的清朝乾隆皇帝，也只活到八
十九歲。不過，以當時的醫學條件，能活這個年紀，已經難能可貴。

為什麼乾隆能活到這樣高壽呢？養生家當然不會放過研究機會。縱觀
正史、野史，對乾隆的政績與私德褒貶不一，在位差不多六十一年，當時
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任內窮兵黷武，發動過十次戰爭，又大興文
字獄，鎮壓異己，更要對付貪官污吏、宮廷內鬥，晚年又開館主導編纂
《四庫全書》，工作應該相當忙碌，還要微服出巡，體察民情、風流
快活。

易經緯無心去評論乾隆的功過，只想提出一個話
題，為何他會成為中國最長壽的皇帝呢？是天命還是
另有原因？

據正史記載，乾隆養生之道，確實具備長壽的條
件。他喜歡書法，閒來彈彈琴，唸唸經，也舞劍習拳
騎馬，他對於養生，有十六字真言。下次再續談。

乾隆為何長壽
易經緯

與
兩
位
好
友
飯
敘
，
他
們
都
是
鋼
琴
家
，
也
是
音
樂
會
常
客
，
話
題
自

然
落
在
波
里
尼
的
音
樂
會
。
他
們
都
大
發
牢
騷
，
說
即
使
票
房
開
售
即
立
刻

撲
票
，
購
票
也
絕
不
輕
鬆
。

﹁想
透
過
網
上
購
票
，
誰
知
道
整
個
上
午
都
不
能
登
入
網
頁
！
﹂
有

﹁電
車
男
﹂
特
質
的
甲
，
網
上
購
物
是
首
選
，
可
惜
當
他
成
功
登
入
時
，
門

票
已
經
所
餘
無
幾
。
我
說
波
里
尼
來
港
是
盛
事
，
太
多
人
在
網
上
撲
票
引
致

線
路
繁
忙
，
這
樣
也
情
有
可
原
吧
。
甲
一
臉
不
悅
：
﹁即
使
所
有
人
都
用
網

上
購
票
，
香
港
又
有
多
少
古
典
樂
迷
？
文
化
中
心
音
樂
廳
才
千
多
個
座
位

…
…
這
樣
就
承
受
不
了
，
那
在
紅
館
開
騷
就
永
遠
不
要
用
網
上
賣
票
了
？
﹂

見
甲
越
說
越
激
動
，
而
且
目
露
兇
光
，
我
當
然
不
好
再
說
下
去
。
這
時

乙
加
入
戰
團
，
她
在
票
房
開
售
前
一
小
時
已
經
排
隊
，
隊
前
只
有
四
、
五
個

人
，
心
想
必
定
能
夠
買
到
便
宜
點
的
票
。
誰
知
道
領
頭
那
四
、
五
人
之
中
的

一
位
太
太
，
將
乙
的
希
望
打
碎
了
。
﹁她
左
選
右
選
，
站
在
櫃
位
拿
不
定
主

意
。
我
望
過
去
，
活
像
一
隻
八
爪
魚
黏
着
售
票
的
窗
戶
不
願
走
。
﹂
可
憐
她

購
票
的
琴
行
就
只
有
一
個
售
票
櫃
位
，
排
隊
的
被
迫
欣
賞
八
爪
魚
太
太
三
心

兩
意
。
﹁選
好
了
，
那
知
這
位
太
太
竟
然
推
倒
重
來
，

還
打
手
電
問
阿
仔
那
個
時
段
要
不
要
測
驗
！
﹂
結
果
輪

到
乙
的
時
候
，
便
宜
的
票
已
買
光
。

售
票
當
日
我
要
工
作
，
託
朋
友
用
信
用
卡
電
話
熱

線
購
買
，
朋
友
打
了
多
次
後
成
功
買
了
四
張
最
低
票
價

的
，
可
說
相
當
幸
運
！
買
票
，
原
來
也
要
運
氣
？

買
票
也
靠
運

賴
建
群

計
算
式
的
離
婚
投
資

軒
轅
伯

長期以來，中、西
醫學對健康、養生和治
病的觀點不盡相同。如
對於進餐時間，中醫認
為：不餓不食，甚至常
帶三分飢，飯吃七分飽

為好。西醫則強調：定時進餐，才能給身
體穩定地提供能量，並保持人體的血糖水
平在一個有規律的範圍內。

隨着現代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現代
「富貴病」如肥胖、心腦血管和糖尿病越

來越普遍，西醫學術界對中醫 「常帶三分
飢」的健康進食觀點不得不刮目相看。

其實道理很簡單，如吃飯時間只按照
時鐘，而不顧自己體內的生物鐘，在自己
一點也不餓時，也即是說前餐飯食在胃裡

還沒有消化，卻仍要按時間再往胃裡硬塞
牛排、粉麵等食物，這豈不如北京填鴨？
動物可不是這樣的，牠們不想吃時就不吃
，你扔再多誘餌牠也懶得理你。

「常帶三分飢」的輕微飢餓，也是最
佳的減肥方式。唯有飢餓時，生物機體才
會將體內蓄存的脂肪抽調出來，應急燃燒
以對付能量消耗。是故，凡用過其他減腹
脂方法無效的大肚腩人士，不如將 「常帶
三分飢」作為警句。

西方醫學家現已重視中醫觀點，一項
實驗鼠的觀察也證明，常帶三分飢的實驗
鼠，其體能和精神狀態比吃飽的實驗鼠好
得多，心臟更健康，免疫力更強，生殖能
力更旺盛，壽命延長百分之七十。

「常帶三分飢」 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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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十
三
年
的
調
查
和
評
估
，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終
於
完
成
一
千
四
百
四
十
四
幢
建
築
物
的
重

新
評
估
工
作
。
獲
評
級
的
數
目
大
為
增
加
，
由
過

去
的
五
百
四
十
三
幢
跳
升
一
倍
，
至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四
幢
，
並
按
其
評
分
排
列
次
序
，
反
映
了
政
府

和
社
會
對
歷
史
建
築
的
重
視
程
度
有
所
提
升
。

政
府
將
歷
史
建
築
分
為
三
級
，
而
今
次
較
受

人
關
注
的
，
是
許
多
過
去
並
無
評
級
的
建
築
物
，

例
如
吉
慶
圍
、
客
家
圍
、
晉
源
押
、
半
島
酒
店
、

舊
中
銀
大
廈
和
大
會
堂
等
，
現
在
都
成
為
了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最
意
外
的
是
，
和
平
紀
念
碑
、
寶
雲

輸
水
道
、
砵
甸
乍
街
和
樓
梯
街
等
亦
列
入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可
見
當
局
對
歷
史
建
築
的
定
義
不
再
局

限
於
單
幢
的
樓
宇
，
連
小
型
的
建
築
和
伸
延
的
街

道
也
納
入
範
圍
之
內
。

另
外
，
過
去
被
人
忽
略
的
戰
地
遺
蹟
，
包
括

城
門
碉
堡
、
魔
鬼
山
軍
事
設
施
、
黃
泥
涌
峽
軍
事

設
施
、
摩
星
嶺
炮
台
、
松
林
炮
台
、
舂
坎
角
炮
台

、
鶴
咀
炮
台
、
博
加
拉
炮
台
，
及
鹿
頸
機
槍
堡
和

觀
測
台
，
獲
得
評
為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
雖
然
未
能

成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但
期
望
今
後
亦
可
受
到
當

局
的
保
護
和
打
理
。

這
份
名
單
如
果
早
點
出
來
，
相
信
有
不
少
歷
史
建
築
或
會
逃
過

被
拆
的
命
運
。
香
港
大
學
明
原
堂
三
幢
並
排
的

宿
舍
，
建
於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五
年
，
充
滿
愛
德

華
時
期
的
特
色
，
但
由
於
沒
有
評
級
，
最
早
建

成
的
盧
吉
堂
已
於
十
多
年
前
被
拆
掉
。
在
今
次

評
級
中
，
儀
禮
堂
和
梅
堂
終
於
吐
氣
揚
眉
，
成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

歷史建築評級 陳天權

回想二十多年前，曾有畫商求售，拿
着十多張蘭、竹、石、菊字畫，謂得自江
浙一名病逝不久的藏家之子。他指全屬清
初鄭燮（鄭板橋）的精品，藏家三代均視
為 「傳家之寶」云云。不過，犯不着勞動
如徐半尺那樣的字畫鑑別專家，我們幾個

愛畫的 「臭皮囊」細觀之下，發覺皆為偽作及後仿的贋品。
畫商說得天花亂墜，也只是編造故事以圖牟取暴利的伎倆。

鄭燮畫蘭、竹、石名聞後世，真迹自爾成局，神理俱足
， 「不立一格」，亦 「不留一格」；筆墨濃淡有致，隨手寫
去，意境自現，趣在法外，自然流露其真實感情與個性；又
豈是刻意摹仿、魚
目混珠而志在圖利
的庸俗之輩所能學
，故偽品破綻百出
，筆墨生硬。

鄭燮畫竹，乃
日夕相對，而胸中
之竹並非眼中之竹
；正是 「冗繁削盡
留清瘦，畫到生時
是熟時」。其筆下
的石，筆簡意賅，
造型獨特：與竹或
與蘭結合，皆有其
本性；另配合鄭燮
行楷中筆多隸法的

字體，意之所致，更顯遒勁古拙
。例如附圖乃其真迹之一《竹石
圖》，可見其筆下世界皆順其本
性、全其生意。竹幹粗細相間，
竹葉疏密蕭爽，展露其兀傲清勁
與欣欣向榮，別有一番韻味。

胸
中
之
竹
冗
繁
削
盡
李
英
豪

金
山
郊
野
公
園
的
城
門
碉
堡
被
列

為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校園孩子眼

闖闖新天地

博寮海峽 黃家樑

聆聽風雨
勞工子弟中學 中二 廖燕婷

藍
氏
家
祠

徐
振
邦

初到中環 北京郵電大學 市場行銷學一年級 鄭萌萌

在沙田火車站旁，有一座小
山，名字叫 「道風山」；那裡的
山腳有一條小村，只有一列數間
古屋，村名是 「排頭村」。

這個小村的面積雖然不大，
但村內也設有一間家祠，屬藍氏

家族所擁有，稱為 「藍氏家祠」，是村內主要的祭祀
地方。

現在，這個古祠堂已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
﹁藍
氏
家
祠
﹂
位
於

沙
田
排
頭
村

近日，一隻座頭鯨在博寮海峽一帶出
沒，吸引了不少人出海觀看，也令博寮海
峽這個地方成為一時熱話。究竟 「博寮海
峽」這地名由何而來呢？

原來南丫島古時稱為 「舶寮洲」，而
位於南丫島東北的海域就稱為東博寮海峽

，位於南丫島西南的就是西博寮海峽。 「舶寮洲」這地名有悠久
的歷史，在清代同治年間編修的《新安縣志》已記錄了這個地名
。當時的南丫島稱為 「舶寮洲」，意思是 「外國人在此停舶船隻
的地方」，昔日中國人或多或少對外族帶有歧視，稱外國人為
「寮」實帶貶意，後來才雅化為 「博寮洲」，再演化為今日 「博

寮海峽」之名。
但大家可能會奇怪，為何香港這偏遠之地，會有外國人的船

隻到此停泊？其實，唐代的海外貿易非常興盛，其中廣州是一個
主要的貿易港口；唐朝政府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專門負責管理
對外貿易。所以，廣州不但是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口，而且是
聞名遠近的國際城市。根據賈耽《皇華四達記》的記述，當時來
往廣州的外國商船，會 「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再出海
遠航，或進入珠江。香港的屯門灣三面環山，是避風的良港，不
少商船進出珠江口前都會以此為補給站，鄰近屯門的南丫島海峽
自然也有大量外國商船停靠， 「舶寮洲」一名於是不脛而走。

以此來看，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密切關係，血濃於水，一個小
小 「舶寮洲」背後，也可看出兩地之間的歷史淵源呢！

來到中環，我驚訝
於通天廣廈間撲面而來
的商業氣息。

貝聿銘設計的中國
銀行大廈如一把鋒利的
匕首刺向港島的天空；

具維多利亞風格的立法會大廈安詳地訴盡殖
民時代的故事；樓高八十八層、矗立海旁的
國際金融中心大廈，鳥瞰着這個屹立於世界
貿易舞台之上的東方之珠。中環商業區的每
一棟樓宇，都是在訴說一個故事吧！再配以
音效和對白，足以震懾每一個到此觀光的
人。

漸漸地，我已癡迷於車水馬龍的中環街
頭，紅男綠女足下生輝；驚異於玻璃幕牆中
流光四溢的斑斕精品；讚賞於濃濃綠蔭下公

園長亭的精緻恬靜……更加不可思議的，是
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間，仍保存着擁有悠
久歷史的一條石板街道。

隱現於現代繁華的古老的街道，像一幅
暈着鵝黃的粉彩，點染了歲月流經的商業文
明……這一切一切，使我忽然有了 「縱深的
歷史感」。現代文明的發展與歷史的保育，
在中環的一隅竟可以搭配得如此和諧。

我想，在中環冰冷華貴如晶瑩翡翠般的
外表下，一定有一股如璞玉般溫婉細膩的內
質，寧靜安逸地典藏整個香港的璀璨，不動
聲色地溫暖着這塊土地，拱衛着那顆蓬勃進
取的心臟。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心繫家國」 二○
○八年京港文化交流感想‧之十‧續完）▲港專同學與來港交流考察的北京郵電大學學生在機場依依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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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基督教家庭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
會入廟上香。當初，我心裡對參與在年三十晚前
往黃大仙祠 「上頭炷香」的考察行程頗有抗拒，
不過後來又想到，既然是體驗活動，那便抱着
「一試無妨」的心態開開心心地參與其中吧。

還記得那天晚上到達黃大仙祠時，排隊進廟
的人龍雖然還算不上太長，但已經感受到那種人頭湧湧的擁擠，令人
感到侷促。幸好，當晚警方維持秩序的安排十分妥當，而我們也很快
便可以進入黃大仙祠了。進入祠廟的人都急急忙忙忙地找地方燃點香
枝，然後爭先恐後地往神祗銅像面前擠去，務求在最近位置得到一席
位，恭恭敬敬地上一炷香。

對於這種做法，我覺得既陌生又新奇，於是我也模仿其他人的做
法，在香爐上插了三炷香。然後，我們又在祠廟範圍好幾個供善信上
香的地方繼續上香。其實我對此感到大惑不解：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同
一個地方上香呢？上香的真正意義又是什麼呢？

雖然我不太了解箇中的原因，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上頭炷香的
真正意義，在於標誌着自己在新一年有新的開始，上一炷香，就彷彿
表示舊事已過，滿懷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年。

上頭炷香是中國傳統的習俗，我對此感到慶幸的，是中國人對遵
循傳統習俗有執著的堅持。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新春考察行」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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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學後，我漫步在歸家的路上，仰望
滿天晚霞，不禁陶醉於其中。沉思中的我，忘
記了學習上的壓力，忘記了街邊的喧鬧，忘記
了整天的煩惱。忽然，一聲沉重的悶雷把沉醉
中的我驚醒，天上那些鑲滿紅邊的晚霞、七色
的彩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剩下驚魂未定
的我，呆立着……

彷彿一卷黑布般的黑雲急速掩來。我的心
情頓時回復沉重，如拖着鉛球一般，寸步難行
。風雲翻滾着，狂風咆哮着，閃電猖虐着。
「這難道就是暴風雨的前奏？」 「家裡的門窗

好像沒有關上，衣服也沒有收好，媽媽還沒有
下班回來！」開始清醒的我不禁加緊腳步，希

望在暴風雨來臨之前能趕回家。
街道兩旁的店舖已紛紛收起近門
處的貨品，有的更準備落下鐵閘
；街上的途人也忽然少了很多。

天色昏黑，狂風開始無拘無
束地狂奔；閃電如長劍橫穿長空
；滿天盤旋中的燕子發出無奈的
叫聲；烏雲把天空渲染成一片黑

海，密不透風。大地灰沉沉的一片，猶如黑夜
一般陰森恐怖，我再也無暇注意身邊的景象，
只想用最快的速度趕回家。

返抵家門，沒有片刻遲疑，收起已晾乾的
衣服，急急關上門窗。這時候的我，可以靜靜
地透過窗台再次細心打亮外面的世界。嘩嘩的
雨點終於穿透了雲層，打得大地水花迸發。在
路面上、窗台上、樹上，無一處不是濺開着美
麗的小水花。猛烈的雨水拍打着玻璃，發出啪
啪的聲音，我情不自禁地閉上雙眼，靜心聆聽
着這奇妙的交響曲。

雨點，是這一刻的主角，它滋潤着大地，
沖洗着我的心靈……

不長不短的頭髮，很大很圓的眼鏡，總是
向我微笑的臉。她就是我的外婆。

外婆以前是一個小學老師，但早已退休了
。她比我還矮一點，臉上已布滿了很多皺紋；
她頭上那片白色頭髮就像一頂帽子；她走路時
，看起來有點慢，但還是很有精神的。她還開
始學畫畫，她的作品很不錯哩！

「你在學校裡情況好不好？」 「上一次考
試怎樣？」每次見面，她都關心我讀書的情況

，不管我的成績好或不好，她都會用不同的方
法來鼓勵我。有一次，我的地理功課要製作一
個山的模型，還要畫上等高線；我正為這事煩
惱時，外婆打電話來了。原來媽媽無意中和她
談到我要做模型，而外婆主動提出和我一起做
，還替我準備了黏土。就這樣，我和她一起用
了四個小時，終於做成了很漂亮很漂亮的模型
。可惜的是，我這份功課最後只拿到A-！

我曾想過，外婆已經七十多歲了，還開始
學畫畫，真不知道學來幹什麼。但是，當我看
見外婆畫畫時的表情，我就明白了：享受學習
的快樂，是不會因一個人的年齡而受到阻礙的
。外婆很喜歡畫畫，她在享受畫畫的樂趣；
然而畫畫對我來說，卻是天下第一大煩惱事
呢！

外 婆
沙田國際學校 第八班 張忻立


